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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年春，我在整理镇坪县人武部档案时，
那页泛黄的记载，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猝不
及防地打开了 20 年前藏在巴山雾霭里的故事。

1966 年 11 月那行工整的钢笔字仍清晰可
辨：“鉴于镇坪局部情况特殊，为保障原安康县
支农养蚕骨干安全返程，军管会决定选派政治
合格、军事过硬的参谋携枪护送，不得有误。”附
页的人员名单上，“唐弟凤”三个字落在第一行
——那是我的表姐。我忽然愣住，表姐从镇坪
回来 20 多年，可从未提起过这段往事。

怀揣疑虑，我趁探亲之机，特意找到还在原
安康县城关供销社大桥门市部上班的她。听我
说明来意，她脸上浮现出些许的羞涩与尴尬：

“哪是不想说呀，那时候形势多敏感，组织上交
代任务完成后不能对外透半个字。我这一辈
子，组织说啥就是啥。”几十年的尘埃落定，这段
被纪律尘封的青春往事，才顺着表姐缓慢的语
调，一点点铺开在大巴山漫山翠绿的桑林里。

那是 1966 年的 3 月，春寒还裹着大巴山的
沟沟坎坎，正是春耕备耕最要紧的时候。为了
帮山区发展蚕桑产业，原安康县特意抽调了 6
名养蚕技术能手，去镇坪开展 8 个月的支农工
作，我那刚满 20 岁的表姐，是这支队伍里最年
轻的一个。她爱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内搭
粉红色秋衣，说话带着软软的流水乡音，笑起来
露出洁白的牙齿，端庄又大方。那一天，她背着
铺盖卷跟着队伍出发，谁也没想到，这 8 个月的
巴山岁月，会变成她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日子。

那时候平镇公路只通到曾家坝，剩下的路
全靠两只脚量。她们 6 个人背着铺盖卷在接应
的向导引领下，翻山越岭，跨沟涉水，从曾家坝
到石砦县城整整走了一天。到林业局报到的时
候，每个人的裤脚都磨出了洞，鞋底沾的黄泥厚
得抬不动脚。按照分工，6 个技术骨干要分散到
全县 9 个有养蚕基础的公社，表姐被分到了双
坪、双河两个公社。带队的同志问她怕不怕苦，
她把背包往肩上一搭，笑着说：“这不正好嘛，能
多跑几个村子，多教几个老乡养蚕，有啥苦的。”

表姐住的地方在双坪公社边上，是过去地
主留下的一栋老宅子，她被安排在二楼的一间
空房。刚住进去没几天，就有老乡偷偷拉着她
说，这楼上早些年有人上过吊，劝她赶紧换个地
方住。那时候表姐 20 出头，正是天不怕地不怕
的年纪，挥挥手就说：“怕啥，我是来给老乡办事
的，心底坦荡，什么歪东西都不怕。”说什么也不
肯搬。

楼下住的是镇坪县高洪森大姐一家，她爱
人是主管农业的韩县长。高大姐是出了名的热
心肠，说话爽朗，笑起来隔着一条街都能听见，
她在一楼开了家小卖部，卖些肥皂、煤油、盐巴
等，家里蒸了红薯、煮了玉米或偶有白米细粮
时，总不忘端一碗喊表姐下去吃。表姐手脚勤
快，闲时还帮高大姐看店进货，一来二去，两个
人处得比亲姐妹还亲。高大姐的一双儿女，儿

子小名唤狗娃子，女儿叫秀娃子，天天黏着表
姐，一口一个“唐姨姨”，缠着要学怎么喂蚕宝
宝，晚上总要听表姐讲完山外的故事才肯回家
睡觉。那间飘着淡淡糖果香的小卖部，成了那
个物资匮乏年代，整个村子最温暖的港湾。

大巴山的春天来得晚，可桑树抽芽、蚕种孵
化不等人，一天都误不得。表姐每天天不亮就
出门，沿着小曙河山路走十几里地，挨个公社
跑，挨家挨户去看蚕室，教老乡怎么给蚕室消
毒，怎么选嫩桑叶，怎么控制蚕室的温度。最熬
人的就是蚕宝宝上蔟结茧前那几天，那时候蚕
宝宝吃桑叶最猛，夜里也不能断了口粮，半分都
马虎不得，稍微耽误一下，整个竹匾的蚕可能就
饿坏了。

表姐总说，那时候她最喜欢待在蚕室里。
土坯房改的蚕室，只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豆
大的灯光晃啊晃，几十个竹匾沿着蚕台整整齐
齐排开，偌大的蚕室安安静静，只有千万只蚕宝
宝啃食桑叶的沙沙声，细细密密，紧一阵慢一
阵，就像巴山夜里落在桑叶上的春雨，绵密得能
裹住人的心。她带着村里学养蚕的姑娘打着手
电，背着满满一篓刚从桑树上摘下来，还沾着山
露潮气的新鲜桑叶，轻手轻脚地在蚕台中间穿
梭，怕脚步声惊着蚕宝宝，连喘气声都特意放
轻了。

她小心翼翼地把带着露水的桑叶一片一片
均匀铺在竹匾里，那些白白胖胖的蚕宝宝立马
昂起嫩生生的脑袋，凑上来大口大口地啃，一口
就是一个小半圆，不一会儿一片完整的桑叶就
只剩清晰的叶脉了。看着它们吃得香甜，哪怕
站得腿都酸了，熬得眼睛都涩了，心里却踏踏实
实的，就像看着自己地里的庄稼抽穗一样满足。
一整个晚上，她要带着几个姑娘来回添三四次
桑叶，每次添完都要绕着蚕室走一圈，看看有没
有哪个竹匾里桑叶不够，有没有蚕宝宝染上病。
等最后一次添完叶走出蚕室的时候，东边山头
上已经泛起了淡淡的鱼肚白，山风裹着雾吹过
来，才觉得浑身都冻僵了，可只要想到一张蚕能
收上百斤茧，够老乡家大半年的开销，那点冷、
那点累，一下子就散得干干净净。

夏天是养蚕最犯愁的时候，山里飞蛾多，一
不留神就飞进蚕室，蚕宝宝染上病，要么肿得黄
黄的，要么变成细细的白条，要么硬邦邦僵死，
一不小心所有蚕可能都毁了。为了防病，表姐

带着老乡们试了好多土办法：用艾草熏、撒消毒
药粉、撒生石灰给蚕室消毒，还熬了糯米浆洒在
桑叶上，一点点试，一点点调。那些日子，表姐
一天跑十几个蚕房，衣裳从来没有干过，汗渍一
圈一圈印在背上，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还是蹲在
蚕室里手把手地教，哪怕说不出话，也要比画着
给老乡示范。

那时候县里每隔 3 个月就要把各个公社的
养蚕技术员集中起来培训一次，采取“走出去”
观摩交流和“请进来”现身说法，提升大家的养
蚕技术水平。所以说，表姐虽然包抓双坪、双
河，却对曾家、洪石、石砦、钟宝、华坪等地的情
况都了如指掌。说来真的巧，有养蚕基础的 9
个公社带队的妇联主任，全都是刚参加工作不
久的年轻姑娘，9 个姑娘除了姓氏不一样，名字
最后一个字全都是“红”——杨红、李红、张红、
王 红 。 9 个 姑 娘 坐 在 一 起 ，有 人 喊 一 声“ 红 姑
娘”，齐刷刷站起来 9 张带着笑意的脸。现在表
姐想起来，还说那就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样子，
那一代人总喜欢把最鲜亮的理想放进名字里，
就像大巴山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得热热闹闹，
红红火火。

集中培训的时候住县招待所，吃饭要么在
机关食堂，要么去老乡家搭伙。机关食堂一份
肉菜一份素菜，要 4 毛钱加 4 两粮票；去老乡家
搭伙，一顿饭只要 1 毛钱加 4 两粮票，老乡还总
往你碗里添菜，塞点蒸好的玉米馍。这些数字，
过去了快 20 年，表姐却说她现在闭上眼睛都能
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分一厘里，都是那个年代的
朴素和真诚，没有尔虞我诈，只有你帮我我帮你
的热乎气。那时候 9 个“红姑娘”总挤在一张炕
上睡觉，晚上聊起来，说的全都是怎么把蚕养
好，怎么让老乡多收点茧、多卖点钱、日子过得
好一点，灯油熬干了，还舍不得睡，叽叽喳喳的
笑声，好像要把招待所的平房都抬起来。

那一次木炭火中毒的经历，表姐现在提起
来还笑着说，是阎王爷不收她这个干活的人。
那天夜里，村里人看着表姐白天爬山坡摘桑叶，
晚上又在蚕室喂了半宿蚕，都心疼她累，给她拢
了一盆木炭火，让她烤烤火歇歇。表姐实在太
累了，坐在火盆边上没多久就睡了过去。到了
半夜，她突然觉得头昏得厉害，瞬间反应过来是
木炭中毒，求生的本能让她拼尽全力爬向门边，
一把推开门和窗，冷风一下子灌进来，她趴在门

边呕吐不止，吐完就迷迷糊糊晕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

在脸上，表姐才在剧烈的头痛中醒过来。她挣
扎着坐起来，看着屋子里慢慢散去的余烟，心里
一阵后怕，要是那门缝没透进一丝风，恐怕这一
屋子的蚕，还有她这一腔劲头，都要没了。她缓
缓扶着墙起身，双腿还软得厉害，却还是一步一
步挪向蚕室。推开蚕室的门，看见那些白白胖
胖的蚕宝宝都安然无恙，还在沙沙沙啃着桑叶，
她才轻轻舒了一口气，眼角的泪光在晨光里闪
了闪，抹了一把脸，又拿起桑叶，继续那日复一
日的守护。

事后村里人心有余悸，又都来劝表姐换个
地方住，可表姐满不在乎地摆摆手，爽朗地说：

“我都死过一回啦，还有什么可怕的？不怕，就
住这儿，没事的。”这份豁出去的胆气，让全村人
都对这个年轻的山外姑娘刮目相看。

表姐对养蚕，真的是到了痴迷的地步，常常
一熬就是一整夜。看着竹匾里熟透的、白得发
亮的蚕茧，她总用沾着桑叶灰的手背蹭掉额头
的细汗，轻声说一句“值了”。她教技术从来都
不藏私，一点心眼都没有，那段时间带出了一群
能干的养蚕姑娘，其中朱成香、唐祖芳两个姑娘
在县上组织的技术考核里名列前茅。看着那些
曾经连蚕室温度都掌握不好的农家丫头，到后
来能熟练地挑蚕、采叶、防病，表姐的眼里，总是
闪烁着比饱满的蚕茧还要明亮的光。那些和汗
水、泥土交织在一起的日子，成了那段纯粹岁月
里最好的慰藉。

大巴山的岁月，除了透着凉意的山风和流
不完的汗水，更有刻进骨头里的乡情，暖了表姐
一辈子。那年入秋，野猪成群结队下山糟蹋庄
稼，一面坡一面坡地啃，害得老百姓收成减了大
半。说也奇怪，阴历八月十五那天，大巴山居然
下起了大雪。没多少粮食吃，老百姓就打下核
桃，碾碎了包饺子。表姐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夜
晚，一群人围着火塘烤着疙瘩火，蒸锅里焖着面
面饭，耳边飘着老乡随口编的调子“八月十五下
大雪，打下核桃包饺子”，里面藏着日子的苦，却
也透着山里人刻在骨子里的乐观。

流水霍家堡有个叫李茂海的人，1962 年自
然灾害的时候，一家老小实在活不下去，他就带
着全家沿巴山乞讨，想着山大沟深人烟少，总能
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一路颠沛了好几年，总算在

镇坪县的华坪落了脚。他们在岩崖上搭起棚
子，靠山吃山，“花多养蜂，草多喂猪，采来中草
换现钱”，日子勉强能过。听说有安康流水的老
乡来支农，他特意让外甥去找表姐。那个外甥
背着背篓，带的干粮就是几个燕麦疙瘩，足足找
了 3 天，才找到表姐。到家后，做了一锅热气腾
腾的洋芋拌汤招待表姐。听着熟悉的乡音，感
受着滚烫的情谊，表姐的心里涌起一阵阵暖流，
条 件 虽 苦 ，但 那 份 实 打 实 的 情 谊 ，比 什 么 都
温暖。

可时代的洪流，终究还是打破了大巴山的
宁静。1966 年年底，局势渐渐动荡，支农的技术
骨干都要陆续返回原籍，表姐也不得不请假返
回安康流水。那天清晨，浓重的雾气包裹着整
座大巴山，空气冷得刺骨，表姐是最后一个离开
镇坪的。她身背铺盖卷，斜挎黄布包，手提行李
袋，清瘦的身板挺得笔直，眼神里虽有对前路的
忐忑，却依旧透着从容。

韩县长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对镇坪蚕桑
事业的支持，培养了人才，作出了贡献，镇坪永
远欢迎你回来。”高大姐还送了她一支上海牌的
钢笔和一本印着青岛图案的红色日记本，扉页
上手写着“愿我们的战斗友谊一如南江河那样
长流不息！”那几个她一手带出来的养蚕能手，
也赶早跑过来，拿着用针线缝制的一双双鞋垫
和绣着漂亮图案的枕头罩送给她，她激动不已，
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为了保障回程路上的安全，县人武部特意
选派了一名参谋护送表姐返程。那位参谋腰间
别着一把五四式手枪，神情严肃，一路上眼睛都
不闲着，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那时曾石
路通车时间不长，路基和护坎都比较脆弱，时断
时续，他们只能遇车坐车，没车走路。尤其几处
路段，还能听到远方微弱的枪声，参谋以声判
断，专挑偏僻的山间小路避其锋芒，经过 3 天跋
涉，终于在傍晚时分，安全把表姐送进原安康县
人武部大院。交接完手续，这时在路上一声不
吭的那位参谋才长长舒了一口气。资深的黄副
部长高度评价了他的尽职尽责，留他吃饭住宿
再走，他都婉言谢绝，连一口水都没顾上喝，就
转身原路返回。

一晃几十年过去，白驹过隙，镇坪山上的桑
树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些名字里带着“红”
的年轻姑娘们，眼角也早就爬满了岁月的皱纹，
表姐也从那个敢在凶宅过夜的年轻姑娘，变成
了耄耋老人。可每当夜深人静，记忆的闸门总
会悄然打开。她总是自言自语地说起那些巴山
往事，提起蚕房里那绵密温柔的沙沙声。

复盘表姐在镇坪的过往，那哪里只是重复
的桑叶独白，那哪里只是蚕啃桑叶的声音啊，那
是一代人把青春放进大山，在岁月里慢慢吐丝
结茧的回响。

    在我家的老屋里，曾压着
一个褪了色的蓝布包，里面装
的是父亲用了大半辈子的牛皮
账本，记录着他在供销社当会
计时每一分钱的进出，和刻进
我们骨血里的“明白账”。

父亲年轻时是镇上供销社
的会计。20 世纪 80 年代，供销

社是全镇的“钱袋子”，多少人托关系想进去。父亲
能坐上这个位置，靠的是爷爷传下的一句老话：“公
家的钱，一分一厘都要钉在算盘上。钉得稳，人才
能站得直。”

那年冬天，供销社进了一批紧俏化肥，整个镇
子都炸开了锅。谁家能多买一袋，来年的收成就多
一分底气。供销社院子里从早到晚挤满了人，有说
情的，有递烟的，还有悄悄往父亲口袋里塞鸡蛋、腊
肉的。

有天晚上，同村王大叔敲响了我家的门。他是
种粮大户，家里孩子多，日子紧巴。他攥着一张皱
巴巴的纸，红着脸说：“大兄弟，我知道规矩，可实在
没法子了。地里要是没化肥，庄稼就全完了。”说着
从怀里掏出布包塞给父亲，“一点心意，你别嫌弃。”

父亲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沓零钱和几张粮票。
他把布包轻轻推回去，倒了杯热水，指着墙上贴的

《供销社纪律》，又翻开账本，指着那一行行数字说：
“老哥你看，每一袋化肥都有登记，谁多谁少都得按
规矩来。我要是给你开了口子，旁人怎么办？公家

的账不能糊涂。我要是糊涂了，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那晚，父亲和王大叔聊了很久。聊他小时候在地里干活，聊爷爷当生产

队保管员时，为几分钱的出入连夜盘账的事。王大叔最后叹了口气：“兄弟，
我懂了，是我糊涂了。”临走时，他把鸡蛋放在灶台上，说这是给孩子的，跟公
事没关系。父亲后来还是按市价把鸡蛋钱送了过去，在账本里工工整整记
下：“收鸡蛋款两元三角，已结清。”

父亲的账本里，记的不只是钱，还有规矩。有一次，仓库少了两斤煤油，
出纳急得直哭。父亲拿着算盘一遍遍核对票据，直到后半夜才发现了漏出的
油迹，原来是老鼠咬坏了油桶。他连夜写情况说明，主动承担看管不严的责
任，自己掏钱补上亏空。出纳劝他，又不是你的错。父亲说：“我是会计，账面
出了差错，就是我的责任。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亏。”

后来供销社改制，父亲下岗了。别人劝他，当了这么多年会计，手里肯定
有“路子”，做点生意准能赚钱。父亲只是摆摆手，抱着账本回了家，靠打零工
供我们读书。有人说他傻，放着现成的路不走偏要过苦日子。父亲只说了一
句：“账算得明白，心里才踏实。”

父亲的账本，我从小看到大。每一页除了数字，还有他写的小字：“公家
的不拿一分，别人的不多占一厘，自己的用着才心安理得。”这些话像汉江的
水，流进了我心里。

我参加工作那年，父亲把蓝布包递给我。他翻开账本，指着爷爷写的那
句话说：“你爷爷当保管员时，把每粒粮食都数得清清楚楚。我当会计，把每
分钱都算得明明白白。你现在上班，要记住，做人跟算账一样，要算明白‘良
心账’，不能算糊涂账。”

早些年，我把账本从老家取出后，便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遇到说情送
礼、工作上的诱惑，我都会翻开看看。望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父亲工整
的字迹，就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夜，想起父亲递回布包时的眼神，想起他抱着账
本回家时挺直的脊梁。

去年，父亲走了。整理遗物时，我在账本最后一页看到他写给我的话：
“儿啊，咱家没有万贯家财，只有这个账本。这不是钱，是做人的规矩。你要
守好它，守好自己的良心，守好我们家的根。”

如今，那个账本又被我拿回家放在书架上。每次翻开，都仿佛看见父亲
坐在煤油灯下，戴着老花镜拨算盘的样子。他用一辈子的坚守，给我们家立
下了一条规矩：做人要像汉江的水，清清冽冽不掺泥沙；做事要像算盘上的珠
子，钉得稳稳当当，不偏不倚。

父亲的账本，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一个安康普通人家对“廉洁”二
字最朴素的诠释。它不仅仅是一本账，更是我们家的家风。我会一直将其传
承下去，让这份清白如汉江之水，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巴山蚕事
江白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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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八七会
议 后 ，以 武 装 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
为中心的土地革
命在全国蓬勃兴

起。在川陕边界地区，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由
共产党员王维舟创建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开辟了川陕
边革命根据地，逐步由四川扩展到安康地区的镇坪县

及紫阳县。
1927 年，王维舟受党的派遣从武汉返回川东，根据

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以大巴山为依托建立革命根据地。
他秘密联络共产党员，组织农民武装，开展农民运动和
武装斗争。1929年 4月 27日在宣汉、万源边境的固军坝
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李家俊为司令员的“川东游击
军第一路”。游击军建立后，大力打击军阀和地方反动
势力，粉碎了四川军阀多次重兵围剿，极大地鼓舞了当

地群众的革命信心，队伍很快发展到 2000 余人。1931
年 5月，王维舟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的决定，担任中共川东
军事委员会书记兼川东游击军总指挥，以大巴山为根据
地，在宣汉、开江、万源等地区开展游击战。1933 年秋，
川东游击军发展到 9000 余人，纵横六七个县，为红四方
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展川陕苏区，奠定了
军事、政治和物质上的雄厚基础。

（来源：中共安康市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红军川东游击队转战安康（一）

    盛夏时节，清风拂面，遍地葵香。今年以来，汉
阴县深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聚焦农村闲置土地，因
地制宜、见缝植绿，全域推广向日葵规模化、景观化
种植，将人居环境整治与农文旅深度融合，让昔日无
人问津的闲置土地变身金色花海、网红美景，以微景
观擦亮乡村颜值，以小产业点亮和美乡村新业态，激
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走进平梁镇长坝村，村内主干道沿线、农户房前
屋后成片向日葵竞相绽放，亭亭玉立、金黄灿烂，家
家户户庭院内外花景错落有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依托景观打造的契机，长坝村实现了“春有海棠、夏
有葵花”的乡村风貌，优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众多市民
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休闲观光。

“我们长坝村春天有海棠花，夏天有向日葵，现
在每天都有游客来打卡，村上环境也好了，我作为长
坝村的村民，每天早上来逛一逛，看着这些花开得特
别漂亮，心情也变得很好。”汉阴县平梁镇长坝村村

民刘菊香说。
为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平梁镇长坝村坚持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全面
梳理村内闲置空地、沟渠边坡等零散地块，集中种植
向日葵，有效根治空地杂草丛生、乱堆乱放等问题，
实现闲置土地高效利用、村庄环境提档升级。

“今年我们结合本村实际，因地制宜、见缝植绿，
组织村民在村内道路沿线、闲置空地、沟渠周边统一
种植了向日葵。”平梁镇长坝村党支部书记成红高介
绍道。

这边葵花盛放、风景正好，那边乡村蝶变、硕果
可期。在城关镇杨家坝村，连片油葵花海层层叠叠、
满目金黄，挺拔饱满的花盘迎风摇曳，与整洁村道、
白墙民居、青绿山野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清新雅
致、生机盎然的夏日田园画卷，前来赏花拍照、休闲
游玩的群众络绎不绝，沉浸式邂逅乡村夏日美景，尽
享田园诗意。

“我们今天从这里路过，看到这里的向日葵开得
太漂亮了，就和姐妹们到这里近距离赏花拍照，蓝天
白云、绿树黄花太好看了。”市民王女士说。

据了解，城关镇杨家坝村立足盘活闲置土地资
源，今年在村内道路留白处和闲置地块集中种植 21
亩油葵，由村集体统一管护、统一经营。该举措既充
分利用闲置土地、美化村庄环境、提升乡村气质，又
可在油葵籽成熟后，加工榨油，切实壮大村集体经
济，实现“环境美化、集体增收”的双向共赢。

今年以来，汉阴县立足和美乡村建设，把发展庭
院经济作为人居环境提质，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重
要抓手，坚持因地制宜、全域布局，引导平梁、城关等
镇利用农家小院、闲置坡地、房前空地成片种植向日
葵，把细碎闲置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既破解环境整治
难题，又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实现闲置土地从“脏乱
死角”向“金色花海”的华丽嬗变。

 “金色花海”添彩和美乡村
通讯员 贺珍珍 熊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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